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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小 小小小 说说说 除夕夜话
李德禄李德禄

年三十儿，是春节最热闹的时刻，王村生
今年的年却过的冷清，才从江河市委书记的
位子上退下来个把月，便门庭冷落了。他仍
旧习惯性地坐在客厅的电话前，随时准备迎
接前来拜访的人，接听四面八方问候的电话。

孩子吃完饭走了，老伴还是原先的样
子，没心没肺地盯着电视里的节目，自个儿
笑着，乐着，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春晚的
节目演完了，电视关闭了，老伴钻进厨房，叮
叮当当地奏起锅碗瓢盆交响曲。屋外噼噼
啪啪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吵得他心里烦透
了。他有些累了，仍硬挺着不肯去休息。

嘟嘟嘟！嘟嘟嘟！电话铃声终于响了，
王村生简直激动了，兴冲冲地抓起电话。

“王书记，过年好！”这是跟了他多年的司
机小李打来的，王村生心里涌动出一种亲切，
毕竟这是他盼了大半夜才盼来的第一个电话。

“小李，挺好的吧？”
“好！好！好的都不知怎么好啦！”
“小李，咋像不高兴似的，怎么啦？”
“王书记，你不止一次地说给我挪挪地

儿，可为着你自个儿的便当，始终扣着我不撒
手。我知道，你在位时别人不敢对我怎么样，
你不当书记了，我却得跟着你吃瓜落儿！”

“不会吧？”
“人家说我是你的人，新书记不愿用我，

别的领导不敢用我，连车队都挤兑我。你坐
得那辆车分给了别人，派给我一辆老掉牙的
车子，只能打个补丁！”

“有这事？王村生心里升腾起一股怒
火，这不是冲着我来吗？咱堂堂正正的，没
坑过谁害过谁，没拉过帮结过派，也没想在
背后鼓捣谁，他们怎么能以人划线呢？”

“王书记！”小李哽噎着：“我在单位里受
气，回到家里也不消停。出车少了，出车费
几乎没有了，每月发工资都要挨顿数落。家
里人说我没本事，跟错了人。我分辩几句，
就得吵，不停地吵。王书记，我招谁惹谁
啦？怎么放屁都砸脚后跟儿呀？”

“小李，这样吧，赶明儿我跟新书记说一
声，调换一下你的工作。”

“别，别，你可千万别去，不然我就更倒
霉了！”

王村生心里来气了，扯了半天，不就是
说自己自私吗？以前谁敢在他跟前说个

“不”字？如今连个小司机都敢拿着豆包不
当干粮，真的凤凰无毛不如鸡了？他想发
火，可发得出来吗？

啪！电话挂掉了，王村生一屁股坐在沙
发上，似乎一下子就变老了。

清脆的电话铃声响起来，从爽朗的笑声中，
王村生知道是他昔日在望山县的搭挡刘名扬。
当时，他是县委书记，刘名扬是县长，两人共事三
年，配合默契，政绩非常显著。市委拟在他和刘
名扬中提拔一名副书记，王村生暗自琢磨：自个
儿比县长大了十岁，年令对自己不啻是灾难。

而且，论学历自己更不占优。他不想丧失这次
机会，因为这可能是他最后的机会。

个把月后，考察组的人没来，却来了调查
组的。市纪委和市委组织部接到检举信，反
映县长生活不检点，常常用公款大吃大喝。
调查组征求王村生的意见，他只说了一句话：

“群众的反映一般是不会空穴来风的！”
听到刘名扬的笑声，王村生也哈哈地大

笑了：“小老弟呀，亏你还想着我！”
“村生兄，我真打心眼里羡慕你，人退心

闲，用不着争三抢四，更不用再耍心眼，玩手
段了。可惜，我还得撑上十年呀？”

王村生知道，刘名扬仍对自己当年提升
的事耿耿于怀。他不想旧事重提，轻轻一笑
说：“名扬呀，你在望山的时间不算短了，也
该挪挪窝了吧？”

“村生兄，过了年我就回市委任副书记
了，就是当年你从望山县爬上去的那个位
子。十年呀，我才撵上你当年的步子，这可
真是望山跑死马呀！不过，我任得是市长兼
副书记，这一步可能跨得大了点，惭愧呀！”

王村生一惊，这才几天呀？这个刘名扬
就真的扬名了！不过，他升得再快，毕竟也
没能爬到我头上过。他大笑了几声，说：“祝
贺你呀名扬，可惜我不能陪你同行了！”

“村生兄，我这个人呀，直肠子不拐弯，常常
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不过，我真得感谢你，假
如你不退休，既便我身生双翅，怕也难飞起来！”

“啥意思？好像我不愿你进步似的？当
年要不是我替你说情，怕是被撸得爪干毛净
了，还能有你的今天吗？”

“村生兄，当年举报我的那些事你信
吗？你明知是无中生有，却偏说并非空穴来
风，如此看来，那封匿名信既便不是你亲手
而为，亦是你授意于人！村生兄，你为自己
一官之得，却害我于无形，艺术呀！”

王村生心里暗惊，说：“书有多种版本，
话有多种说法，你这才真的是空穴来风呀！”

“村生兄，我知道，承认自己的错误，的
确是件痛苦的事，尤其像你这样以正直自居
的人，就更是难上加难！不过，掩盖是长久
的折磨，隐藏是痛苦的煎熬，我都不计较了，
你还有啥不能解脱的？哈哈！哈哈！”

咔嗒！挂机声重重敲在王村生心房上，
刘名扬的话在他人生的一页上盖上了不光
彩的印记！子时已过，不知是心累还是身
累，他感到十分疲惫，步履蹒跚地向卧室走
去，电话又嘟嘟嘟地响起来。王村生提起电
话，轻轻喂了一声：“哪位？”

“我！我呀，牛喜成！怎么，连我都不记
得了吗？真是官大无朋友哇！”

“啊？老牛哇！这么多年也不说来看看
我，究竟谁把谁忘啦？”

“书记兄，不是我不想去看你，是怕我这
张嘴不招人待见。不过，我还真得念你的
好，一句话就让我从乡里混到了县里，还当

了书记，谢谢呀！”
“老牛哇，我已是回家抱孙子的闲人了，

不想再扯那些事了！”
“是吗？你在位几十年，能洁身自律，也

算得上个好官了，难得呀！”
王村生心里舒坦起来，笑吟吟地说：“甭

往我脸上贴金了，别人怕不这么想！”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你从村里一直走

到市里，一路都留下了闪光的足迹。但是……
听到“但是”两个字，王村生一激灵，说：

“有话就直说，怎么跟新媳妇放屁似的零揪哇？”
“书记兄，眼下的农村，的确发生了很大

变化，但农民负担依然较重。造成这种状况
的原因有多种，但主要的一条就是浮夸！你
是知道的，农民负担的指标是按上年度递增
的，而我们每年上报的数字都注入了水分。
有些领导的‘政绩’多了，职位升了，而农民不
合理的负担却无形地增加了，这算什么？”

王村生是从基层一步步走向高层的，当
然知道农村的现状。他在乡里工作时，有一
位副乡长，因坚持如实上报，结果乡里挨了批
评，这位副乡长被调离了。王村生接受了教
训，夸大了成绩，自己也得到了提拔。对此，
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只要自己脚不走
错路，钱不装错兜，人不上错床，其它都不算
事儿。他笑了笑说：“老牛哇，你这个人呀，就
是忒爱较真儿！凭你的能力，稍微灵活那么
一点点的话，也不至于总在原地踏步吧？”

牛喜成呵呵大笑：“如果这也算损失的
话，我不后悔，因为我个人的这点损失，比起
千百万人的损失来算不得什么。倒是那些
喜欢用数字游戏换取政绩的人，别再继续腐
败了。因为那些职位、名声、钞票上面，都沾
着农民的血汗！”

“老牛，过了吧？这怎么能算腐败呢？
是贪了还是占了？行贿了还是受贿了？”

“书记兄，昔日的浮夸风害人还浅吗？贪
占腐败是有形的，终究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浮夸腐败却是无形的，不但能获取好处，而且
无人指责。殊不知，这种层层级级的浮夸，对
上误导决策，对下危害百姓，如果说金钱腐败
是图财的话，那么浮夸腐败就是害命！”

大概是太激动了，牛喜成停顿了一下，又
说：“书记兄，当你捧着写满了政绩的报表而洋
洋自得之时，可曾想到成千上万的人正在饱
受着这种数字的煎熬？当你耳朵里充满恭维
之言时，可曾听到过百姓的怨怒之声？如果
你能扪心自问，还能吃得香，睡得着吗？”

王村生的脑袋轰然作响，已听不清牛喜
成又说了些什么。他一生自诩为正直、廉
洁、无私的荣誉感，一点一点地被击碎了。
他似乎看到一双双怒视他的眼睛，一双双戳
他脊梁骨的手；似乎听到人们愤怒的斥责：
自私！卑鄙！腐败！

天在旋，地在转，王村生想站起来，身子
一仰，重重地倒在沙发上……

过年话趣事
刘庆玲

或许是年关越来越近吧，某日清晨起床，过年的趣事涌入脑海，像演电影
一样，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现在回想起来，真可谓趣事多多，满有意思。

就说在计划经济年代，过年凭购货证每户卖给半斤花生。孩子们都
挺稀罕，有时乘大人没留神儿，今天捏一粒，明天捏两粒，到了过年时，那
花生自然是越来越少了。

我记得在农村，大年初一早晨，天还没有亮，大人们就把孩子叫醒，去给
长辈们拜年。“姥爷过年好！姥姥过年好！大叔过年好！大婶过年好……”

那时拜年实行磕头，两腿跪地、双手合一，嘴里一个劲儿地念叨着。而
那些长辈们一边回着：“好、好、好！起来吧！一边发给每个孩子两粒花生，就
算做了压岁钱。孩子们舍不得吃，装进衣兜里，高高兴兴地奔向下一家。

到了中午回到家，孩子们有的腿已经跪的浮肿，有的又青又紫。而他们
没有收到一分压岁钱。从衣兜里掏出来的只是花生、黑枣、糖块、甜杏核、酸
枣。孩子们聚在一起，数啊，数啊，高声喊着：“我的多，我的比你的多！”

我有一位陈大哥，在饭桌上给我们讲过这样一段往事：“上世纪70年
代初，下井回到家想喝口酒驱驱寒气，没有酒菜就抓一小把花生米。刚
放在桌上，三个孩子就围了过来，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我。我呢，倒好一小
杯一毛三的白酒，先给三个孩子数花生米，每人十粒，平均分配。有时最
小的女儿不放心，还得把她哥、她姐那份分别都数一遍。如果她俩的都
是十粒或者是谁的少一粒，那么她就不言语，躲在一边去悄悄地吃。要
是有谁比她多一粒的话，她就哭闹地还要加一粒。”

“啊！是真的？那么有意思。”我女儿觉得实在是可笑。“你别笑，我
说的的确是真的。那时的花生米是按证供应，一户就卖给几两，我真是
舍不得吃。唉，正像人家在文学作品中写的那样：现在花生豆有了，牙没
了。原来有牙时没有花生豆，现在有花生豆吃了却没有牙了。这一有一
无之间，折射出时代的变迁、改革开放，为人民带来丰富的物质生活。”陈
哥说着说着，把筷子伸向了那盘日本豆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孩子们每年的
压岁钱再也不是两粒花生、两块糖能解决的了，现在的压岁钱是水涨船
高。“6+1”（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爷、姥姥）模式独生子女的孩子们，
不用给长辈鞠躬，更不用跪地磕头，哪个都不用费劲儿，一个春节下来，
轻轻松松就可以挣到几百元、几千元、有的甚至能够得到几张卡。

光这还不算，近两年随着手机微信的迅速发展，同学、同事、朋友、家
长、兄弟、姐妹之间、电视台、商场、各项大型活动，还要发一些三头五元、
十块八块、成百上千元的吉祥“红包”。就说我的一个同事吧，去年春节，
仅她一人就发出微信“红包”七百多元。

过年，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大人们怕过年，是因为自己又长了一
岁。而孩子们盼过年，是为了吃得开胃、穿得漂亮、玩得开心、收入丰盈。

这红红火火的每一个年，都能印证出国家的发展壮大，人民生活的
繁荣富强。

2017年，鸡年，金鸡报晓。让我们期盼着，在奔向小康的道路上阔步
向前，幸福安康！

今夜万家灯火时
曹原

“律转鸿钧佳气同，肩摩毂击乐融融；不须迎向东郊去，春在千门万
户中。”当万家灯火点亮寒夜，当爆竹声声辞去旧岁，新的一年如约而
至。每当这时，我们总会回首、追忆、祝福；每当这时，我们也当认真去感
谢、感念、感恩。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每年春节期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
大地上，总在上演着这个世界上一年一度的最大规模的流动人口迁徙。
大家的目的地千差万别，但方向只有一个——家。

然而，此时也总有一些人选择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守卫这万
家灯火团圆夜；总有一些人逆着汹涌的归乡潮，用自己年复一年的付出
和牺牲，照亮和温暖无数游子的回家路。

熙熙攘攘的车站月台上，新婚的列车员妻子和执勤巡逻的丈夫，隔
窗对视，无语凝噎；

列车飞驰而过的几秒里，妻子在窗外扬起红色的丝巾，只为让值班
站岗的爱人看一眼她和孩子的脸；

儿童福利院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只为陪
伴孤儿们围坐一桌，一起包饺子，吃上顿热气腾腾的年夜饭；

除夕的零点钟声和声声爆竹后，当我们安然入睡进入梦乡，清洁工
人已经悄悄上路，打扫起成堆的碎屑，只为新年的第一天清晨，你踏上的
街道焕然一新……

有句话说得好：“如果你觉得岁月静好，那是因为有人在默默替你负
重前行。”抗美援朝时期，作家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感动了一代国
人。在这篇文章里，他深情地写道：“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
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
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
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
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

无疑，当今的我们是更为幸福的。这是一个崇尚个体奋斗的时代，
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比以往的任何时期，都能更清楚地感受到奋斗的
价值、更有力地去触摸与实现自己的梦想。但也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幸
福、安宁背后，有无数行业、无数群体、无数人的付出和坚守。央视有一
则公益广告我记忆犹新：“我是走的最晚的那一个；我是起的最早的那一
个；我行动最快的那一个；我是离群众最近的那一个——我是中国共产
党，始终和你在一起。”平凡的生活中，正是身边无数的你、我、他，默默守
卫了我们和我们的家园。

研究生毕业后，我来到门头沟，成为一名光荣的民政工作者。没有什
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冲锋陷阵，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琐碎与重复。然
而，我依旧庆幸自己能够成为这个光荣战线的一份子，因为这是与百姓离
得最近的一个群体。所有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对于老百姓来
说，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做“最可爱的人的守护者、
最可怜的人的救助者、最困难的人的帮扶者、最幸福的人的见证者。”

越是重大节日的时候，越是阖家团圆的时候，越是民政人忙绿奔波
的时候。但我们仍旧“忙并快乐着”，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为别人
送去源源不断的光与暖。这份光与暖，不仅温暖别人，也照亮我们自
己。让我们更加清楚地领悟到，奉献与付出的快乐和意义。

“今夜万家灯火时，或许隔窗望，梦中佳境在。”新春的爆竹已经响起，无
论你此刻独在异乡坚守岗位还是陪伴双亲身旁其乐融融，都衷心地祝愿新
的一岁，我们都会在尘世获得幸福，愿我们终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年味的淡与浓
李恩云李恩云

“过年啦！”离正式过年还有那么
几天时，我们这些小孩子便按捺不住
地在大街小巷叫喊起来。要知道，这
过年我们可是盼了好久好久啊！一
来，家里可以吃上几顿白面饺子和粉
条炖猪肉了，这可是我们一年当中最
好最好的食物；二来，这要过年了，父
母曾经对我们许诺过：只要你们都好
好念书，得了好成绩，过年时就给你们
买新衣服。这不，眼看就要过年了，我
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心里怎不欢呼
雀跃呢？

年，是陪伴我们这些孩童一起走
过来的。当我们长大成人，告别了母
校而走上社会后，年便成了我们忙忙
碌碌中给予的奖赏与可稍微放松一下
心情的少有时刻。平时因为忙，没有
空暇也没有经历摆弄着吃喝，只有在
过年那么几天给自己好好补补：每顿
饭多做几个菜，主食也可以换换新的
花样。此时，农田都收拾干净了，来春
播种所需的底肥也都运进地里了，冬
闲和过年时农人难得的身心在家。吃
过早饭去亲戚与邻居家串串门，平时
都是各忙各的，难得聚在一块拉拉家
常。要过年啦，吃喝已不是儿时那么
期盼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
始歪着脑袋寻找新鲜的食物，仿佛这
样吃在嘴里才更有味道。在娱乐上，
人们也开始由过去的打打扑克、推推
牌九，而过渡到打麻将或者“斗地
主”……似乎这就是人们所能想到的
精神生活全部了。

什么“过年没什么新鲜的”，“过不
过年都一样”，在日常的生活中，年已
成为人们口里很少再提起的词语。有
的人为了多挣钱，把过年当成平常日，
自己该干啥还干啥，一点也不受影响，
但心中却忽略了老家还有正在依门眺
望儿孙回家团聚的白发父母。因为在
农村，老年人过年还是很看重的，不光
备下好的吃喝物，更主要的还是期盼
在外工作的儿女能回家来，感受老少
人在一起的喜悦之情。父母不在乎你
回来是否提着大包小袋，他们在乎的
是一家人在一起过年时，那份欢乐与
幸福的气氛。

这些人所说过的“年味淡了”，无
非是说现在吃得好，也穿得好了，再
没有小时对过年的那种饥渴和期
待。可对于挣钱和物质享受，有的人
却始终乐此不疲。对于过年，他们忽
略的不是吃或玩，而是那份有人在远
方焦急地期盼，以及心里想要的合家
团聚——这就是他们老家在翘首期
盼的父母！他们对过年年味的理解
便是：欢喜的，甜甜的，满足的。年
味，对这些父母来说，就是一家老小
能聚在一起吃团圆饭，唠唠各自生活
中的酸甜苦辣，或者对于未来的打
算。因此，有父母的地方，便有浓浓
的年味。与其在外孤孤零零地咀嚼
忙碌所带来的那点收获，还不如融入
家人温暖的怀抱，去品尝这年味究竟
是淡了，还是依旧醇香甘美、令人久
久地萦绕在心头……


